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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无本译写为研究视角，聚焦赛珍珠《大地》(王晋华译)，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现代化路

径。首先，界定了无本译写的概念，即没有单一底本的译写活动，其具有无单一原文底本、译写语言与

对象缺乏本土关联等特征，本质上是译写者基于多底本碎片转换与自身认知的写作实践。其次，分析了

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及国际传播的现实意义，指出推动文化国际传播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

的关键。最后，结合《大地》案例，从文学意象的跨文化“无本”重塑、人物情感的“无本”共情共鸣、

叙事方式的“无本”中西融合三个方面，探究了无本译写视角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路径，为相关

研究提供参考，以期助力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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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less trans-writ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Pearl S. Buck’s The Good Earth 
(translated by Wang Jinhua) to explore the modern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irstly, i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extless trans-writing, which refers to trans-writing activi-
ties without a single original tex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a single original text and the 
lack of a 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writing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In essence, it is a 
writing practice by trans-writers based on the fragmentary conversion of multiple source texts and 
their own cogni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of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inting out tha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
cation of culture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ase of The Good Earth, it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of international com-
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less trans-writing from three aspects: cross-
cultural “textless”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images, “textless” empathy and resonance of characters’ 
emotions, and “textless”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styl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helping Chinese culture to better g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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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

延续下来的文化，凝聚了无数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在不断发展中散发无限

生机和魅力。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文化国际

传播这一战略思想，为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提供了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

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将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长期性、战略性任务来推进，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在新

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坚定的文化自信必须要有扎实的文化软实力作支撑，“文

化自觉、自信、自强，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基本条件”[1]。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无疑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为建设属于当今时代的新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仍然不相符，亟须提升。 
在人类文化传播的漫长历程中，各类文本层出不穷，其中“无本译写”类文本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也凸显了传统翻译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无本译写作为一种特

殊的跨语言、跨文化写作实践，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2]。 
本文在无本译写的视角下，聚焦赛珍珠《大地》(王晋华译)展开深入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

现代化路径，以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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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本译写的界定 

在中外翻译实践研究、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史研究中，学界长期以来对翻译底本的界定存在“单本”

默认现象。基于这种传统认知的翻译活动可称为“有本译写”。然而，翻译实践中有一类翻译现象实际

存在着多种底本形态，如“多本”“合本”“碎片式底本”“心像底本”(mental texts)和“杂合式多模态

文本”等。相对于“有本译写”，没有单一物理底本的译写活动可界定为“无本译写”[3]。 
刘晓峰指出，“无本译写”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 没有单一的原文底本；(2) “译”与“写”之间存

在独特关系；(3) 译写语言与译写对象缺乏本土关联；(4) 译写语言与译写对象在范畴和概念上存在客观差

异；(5) 预设读者群与译写对象无本土联系；(6) 无本译写者与译写语言及译写对象的关系呈现多样性[4]。 
本质上，“无本译写”的执行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而是“译写者”。译写者的活动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基于多个原语底本的碎片式文本语际转换，二是基于自身认知的写作活动。译写者之所以选

择多个底本进行翻译，是为了从更广泛的资源中筛选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通过语际转换呈现给目标语

读者。在“无本译写”中，“写”成为主要目的，而“译”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

“无本译写”中的“译”仍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为译者从新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目标、原则、方

法、功能及局限性提供了可能。 
概言之，“无本译写”(Textless Trans-writing)指没有单一底本的译写活动。译写语言和译写对象国(文

化)非本土关系，译写范围包括对象国的形象、语言、文化、习俗、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民生态、历

史传统、人化自然等人文元素和已有本土语言书写的山川晴空、生物植被、季节气候等自然元素的具体

或抽象的整体或部分。“无本译写”的“译”和“写”既有可能是一体两面关系，又有可能是交融关系，

更有可能是两者之间的互释互构、互相拓展发挥的渐变连续体关系。“译”和“写”互相协作，是连接译

写对象和单个译写本的界面行为。“译写”和“无本”一起，构筑了“无本译写”的独特性和合法性。

“无本译写”中“译”的目的是为了“写”，落脚于“写”；“有本译写”“写”的目的是为了“译”，

落脚于“译”[4]。 

3. 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3.1. 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着不

竭的动力。它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图景，展现出别

具一格的风采。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传承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宛如

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流淌过五千年的岁月。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风雨洗

礼、不断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是无数先辈们深入实践、不断探索的成果。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如同五

彩斑斓的调色盘，五十六个民族如同五十六个音符，共同谱写着中华文化的华美乐章。每个民族都拥有

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同肥沃的土壤，滋养着中国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也

为中华民族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如同璀璨的明珠，在世界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不断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采。 
文化拥有着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流不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始终如一盏明灯，为

人们指引着方向，其核心观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中熠熠生辉。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兴盛息息相关，其蕴含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如同不竭的源

泉，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并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文化兴盛则国家

兴盛，国家的繁荣富强始终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传承。在新时代，更应高举发展中国文化的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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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2.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不仅

是衡量一个国家地位和发展的关键指标，它还包含着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层面。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世界的主题，但国家间的竞争从未停止，这种竞争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的较量，文化软实力的角逐同样

激烈，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着力提升其文化软实力。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我

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仍存在差距。这促使我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以此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当前，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声音与其经济地位相比显得微弱，提升文化影响力已是当务之急。我们

应看到，经济的海外拓展与文化的外向传播目标一致，都旨在提升国家影响力。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充

分释放文化自身蕴含的巨大能量。通过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风貌、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能吸引世

界目光。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更是一种经济动力。影视作品如《哪吒 2》的成功，就生动展示了文

化产品如何成为产业增长点。中国功夫、剪纸等文化符号的魅力，更是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带动了旅

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推动文化国际传播，不仅是展示真实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的需要，也

是促进国际理解与经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内在要求。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格局下，文化交流正成为连

接各国、共谋发展的重要桥梁。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后盾，而文化“走出去”正是提升软实力的关键一步。

一个国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就必须拥有能够影响世界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是成就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今，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尺已不再单一，文化发展成为战略重点，其作

为精神动力，为国家发展提供持续能量。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既能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也能塑造良

好国家形象，阐释中国梦与和平发展道路，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4.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探究 

4.1. 文学意象的跨文化“无本”重塑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引领下，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面临着守正与创新的双重任务。无本译

写概念的提出正是顺应这一时代需求的体现，它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精髓，也为翻译研究开

辟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王宏印在区分文化之“根”和原文之“本”的基础上，首创了“无本回译”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缺

乏文本根据的回译”。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中国本土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王宏印的研

究巧妙地平衡了传统与创新：一方面，他立足于传统的“单一底本”翻译研究思想；另一方面，他努力突

破这一局限，探索多元文本翻译的可能性。他澄清了“无本”并非完全没有底本，而是指不依赖单一固

定底本[5]。 
“无本译写”概念的提出可视为对王宏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刘晓峰指出，“无本译写”的

“底本”范围是开放的，可能涉及多本对单本、碎片式文本对单本，甚至多模态文本(包括经过认知加工

的)对单本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也为解决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实

际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4]。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这些无本译写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转述和评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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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深入了解其目标、原则、方法和功能，从而为中国本土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创新提供宝贵素材。 
例如，在赛珍珠的作品《大地》(王晋华译)中，笔者可以看到对中国专有名词的使用。 
例 1： 

And then the rains came suddenly out of a still grey day when the wind fell and the air was quiet and warm, and they all 

sat in the house filled with well-being, watching the rain fall full and straight and sink into the fields about the dooryard and 

drip from the thatched ends of the roof above the door. 

译文：跟着，有一天，风突然停了，空气也显得静谧、温暖，从灰蒙蒙的天空里，降下如甘霖般的雨。坐在暖融

融的家中，王龙他们望着这充沛的雨水直泻在场院周围的田地里，望着从门顶的屋檐上滴下的水珠。 

赛珍珠在《大地》中，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农村的景象直译给西方读者，而是进行了一种“无本”的文

学意象重塑。她捕捉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并将其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共鸣的“大地母

亲”意象。这种重塑并非基于字面的翻译，而是基于对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她将中国农民的坚韧、朴

实，与土地的关联，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学语言重新编织，创造出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西方文

学传统的意象。例 1 中，译者并未拘泥于原文的字面结构，而是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和审美趣味，进行

了灵活的转换。例如，“well-being”被译为“暖融融”，既传达了舒适感，又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

显然是译者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体验而进行的创造性发挥。同时，“rain fall full”被

译为“降下如甘霖般的雨”，“甘霖”一词是中文特有的表达，指的是指久旱以后所下的雨，出自元乃贤

《仙居县杜氏二真庙》：“衔香赤脚祷龙湫，秋日甘霖起枯朽。”“甘霖”一词的使用使得这场雨的背景

具象化，即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且让英语语境中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保持了其原有的深刻意义，又能被

目标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 
此外，译文将原文中分散的景物描写整合起来，以“望着”一词串联，使画面更加连贯，情感更加集

中。这种处理方式，既忠实于原文的意境，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堪称“无本译写”的典范。它展现了

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中文进行的一次高质量的重写，使得译文本身也成为了经典。这种翻

译方式，不仅传达了原文的内容，更传递了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的氛围，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

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温暖。 
这个例子生动地展示了无本译写在使用文化专有名词时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

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意义重构。通过这种方式，无本译写为中国文化元素在国际语境中的准确传播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无本”的重塑，使得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意象，通过赛珍珠的笔触，跨越了文化

的隔阂，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和欣赏。由此可得，在文化传播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的翻译，而要深入

挖掘文化内核，并运用目标文化熟悉的表达方式进行重塑，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4.2. 人物情感的“无本”共情共鸣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深入

了解外国人理解中国的方法和路径，这就要求译者对外国人过去和现在如何理解中国有深刻的认识。当

前，西方已经产生了大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无本译写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构建了西方受众熟悉且易于

接受的话语体系，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中国文化翻译、转述和评述的目标、原则、方法和功能体系。 
《大地》之所以能打动西方读者，很大程度上在于赛珍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普遍人性光辉的

中国农民形象。她并非简单地描摹他们的生活，而是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这种对人物情感的“无本”捕捉和表达，超越了文化差异，直接触动了读者的共情神经。例

如，王龙对土地的眷恋、对妻子的深情、对生活的挣扎，都带有普遍的人性色彩，使得西方读者能够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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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隔阂，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无本”的共情共鸣，是文化国际传播的关键。它启示我们，在文

化传播中，要注重挖掘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元素，通过情感的表达，引发目标受众的共鸣，从而实

现文化的有效传播。 
例 2： 

But Wang Long, although he saw this and he heard the talk and felt their anger with a strange sense, desired nothing but 

his land under his feet again. 

译文：尽管王龙看到了这些，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对他们的愤怒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但他一心祈盼的仍

是，让他的脚再次踏在他在的土地上。 

例 2 中，译者在词语选择上严格贴合原文语义，如“strange sense”译为“莫名的不安”，既保留了

原词中“奇怪”的陌生感，又通过“不安”精准传递了人物内心的微妙波动，而非简单直译为“奇怪的感

觉”。这种处理避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语义流失，体现了对文本深层含义的挖掘。其次，译文在句式重

构中兼顾了中文表达习惯与原文逻辑。原文以“saw this and heard the talk”并列呈现，译文用“也”字承

接，不仅保留了信息并列关系，还通过“尽管……但……”的转折结构强化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使

“一心祈盼”的愿望与“莫名的不安”形成张力，更符合中文叙事中“欲扬先抑”的节奏感。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对“his land under his feet”的处理颇具匠心。未拘泥于字面译为“脚下的土地”，

而是以“他的土地”作主语，并补充“踏在”这一动作，既保留了土地的归属感，又通过“再次”暗示了

失而复得的渴望，这种增补在无本译写中属于合理补偿，有效还原了人物对故土的执念。然而，译文在

“desired nothing but”的转化上虽略显保守，未尝试更富诗意的表达如“满心只盼着”，但这也保证了翻

译的稳妥性。整体而言，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内核的同时，实现了语言的自然过渡，体现了译者对“无

本译写”中“无中生有”的平衡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来呈现引述内容，而不是严格遵循原文的句法和用词。这种

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简洁地传达原文的核心信息，而非拘泥于字面上的对应。王宏印指出，在异

语写作过程中，原作者进行的翻译活动，无论是亲自翻译还是借用他人的译文，都可以视为一种显性翻

译。这一观点对研究者理解、处理和传播中国文化中的情感态度具有重要启示[6]。 

4.3. 叙事方式的“无本”中西融合 

赛珍珠在《大地》中，并非简单地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小说的叙事

模式，而是进行了一种“无本”的中西融合。她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同时融入了西方

小说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手法，创造出一种既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又符合西方读者审美期待的

新叙事模式。这种“无本”的融合，使得《大地》既具有中国文化的底蕴，又具有西方文学的技巧，更容

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和欣赏。这启示研究者，在文化传播中，要勇于尝试中西融合的叙事方式，将两种

文化的叙事优势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才能更好地吸引目标受众，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 
例 3： 

Wang Lung hesitated upon the threshold and he stood in the bright light which streamed from the open doors. And he 

might have stood there and gone away, for he was fearful and timid in his heart still, although his blood was rushing through 

his body fit to burst his veins, but there came out of the shadows on the edge of the light a woman who had been leaning idly 

against the doorway and it was Cuckoo. 

译文：王龙在门口变得迟疑起来，他正好站在从开着的门里泻出的光照里。他也许会止步于那儿，然后转身离

去，因为他的心里仍有些发怵，尽管澎涌在他体内的血液都要把他的血管爆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从光线旁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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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走出来一个女人，她刚才直闲倚在门道里站着，此人正是杜鹃。 

例 3 中，译文在叙事方式上实现了中西融合的“无本”特质，既保留原作细腻的心理刻画，又以中

文特有的凝练笔触重塑了场景张力。王龙“迟疑”与“止步”的并置，暗合西方小说对人物犹豫状态的反

复描摹，而“泻出的光照”这一意象则巧妙糅合了中文诗性空间感与英文中“stream”的动态感，使光线

不再仅是物理存在，而成为人物内心挣扎的外化场域。同时，译者将“fearful and timid”译为“发怵”，

既规避了直译的生硬，又以方言词制造了人物乡土身份的隐约暗示，这种处理恰是无本译写的精髓——

既非死守原文，亦非凭空臆造，而是从文本缝隙中生长出新的叙事肌理。“血液都要把血管爆开”的译

法，将英文的夸张修辞转化为中文“血气上涌”的生理隐喻，保留了原始张力，却更符合中文读者对“怒

发冲冠”式的情感想象。 
最妙在“暗影中走出来”的叙事节奏，译者舍弃了英文原文的被动语态，改用主动句式，使杜鹃的

登场如同中文小说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突然性，暗合了中西叙事对“悬念时刻”的不同处理逻辑。这

种在语序、词性、修辞上的灵活转换，正是无本译写的中西对话——既非对西方叙事结构的全盘移植，

也非对中文传统叙事的简单复刻，而是让两种叙事基因在文本中自然杂交。 
通过分析这个例子，笔者可以看到，无本译写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的转换，更关乎思维方式和文化逻辑的

转换。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研究者需要充分认识到类似的逻辑、叙事和习惯差异，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

识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种调整不应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背离，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策略。 

5. 结语 

本研究以赛珍珠《大地》的译写实践为切入点，揭示了无本译写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价值。

赛珍珠通过在文本中自然融入中文意象、乡土语言和人物心理的微妙转换，打破了传统翻译中文化移植

的生硬感，为西方读者构建了可触可感的东方经验。这种不拘泥于字面、不拘泥于传统翻译规范的“无

本”策略，不仅让《大地》跨越了文化隔阂，更使中国乡土文化以有机生长的姿态进入世界文学版图。研

究发现，无本译写的成功路径在于其双重文化自觉——既尊重原作的精神内核，又主动调适文化差异带

来的叙事障碍，最终形成一种文化间性的叙事语言。这为当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启示：传播路径

不应局限于文本翻译的闭环，而应拓展为跨文化叙事的开放性实践，让中国故事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生长

出新的表达形态。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无本译写在影视、数字媒体等新媒介中的适用性，为构建具有全

球共鸣力的中国文化叙事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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